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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故事抒情作诗”

抒情性构成了沈从文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的诗

学元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是把自己的创作

体认为以叙事的方式进行抒情，恰如《水云》中所自

我指涉的那样：“你的一支笔虽能把你带向‘过去’，

不过是用故事抒情作诗罢了。”①这种体认也延续到

中晚年，比如沈从文1950年的自述：“作品中不论改

写佛经故事，或直接写农村人事，通过头脑，都一例

成为抒情诗气氛。”②到了1981年对自己毕生创作的

“共同特征”进行总结时，也讲到自己的“作品一例浸

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而带着一分淡淡的

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

感”③。一方面沈从文把“抒情诗”气氛相对归结于乡

土性作品，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其中渗透的是“淡淡的

孤独悲哀”的意绪，也意味着沈从文对自己抒情风格

独异性的进一步辨识。而“‘悲悯’感”触及的则是

“孤独悲哀”之所以产生的根源，内里是一种悲天悯

人的情怀。“抒情诗”由此成为沈从文对自己创作的

一种整体性体认，各种各样的文类都堪称是沈从文

达致抒情的途径。

尽管沈从文也多次提及创作中叙事的重要性④，

但他对叙事的本体性的认识可能略显不足，叙事在

他那里最终依然服从于“抒情”。在抒情观念达到高

峰的《抽象的抒情》一文中，沈从文甚至认为“见于文

字、形于语言”的表现“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⑤

抒情成为了语言文字的某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规定

性。因此，沈从文小说中的故事理念和叙事流程可

能依旧要服从于更高的抒情性原则。

王德威曾经把现代中国的“抒情”议题纳入到

“抒情传统”加以探讨，指出“‘抒情’不仅标示一种文

类风格而已，更指向一组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

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形式”⑥。他对沈从文的讨论，

就带入的是“有情的历史”以及“抒情传统”的大叙

事。⑦也有研究者认为：

废名(当然还应该算上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文

体，将建立在中国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抒情性”，转移

到散文(小说)之中，将“田园风格”转移到“都市叙事”

之中。就此而言，他们的小说，就是在与近代以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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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学开始向“叙事”转移这一局势相对抗。⑧

对废名、沈从文等人的创作在与“向‘叙事’转移

这一局势相对抗”的强调既有洞见，同时也许忽略的

是沈从文的创作本来就是这一“叙事”洪流的一部

分。而如果从抒情性谱系内部进行考察，也仍有具

体问题可以进一步分梳。抒情性本身其实也是一种

复杂与矛盾的力量，既催生挽歌的情怀，也内涵批判

的向度，正像高友工在《中国叙述传统中的抒情境

界》一文中所说，抒情自我之境与现实世界间有必然

冲突。⑨沈从文在湘西世界中灌注的抒情性最终就

表现为田园视景与外部历史世界之间的冲突，进而

有可能颠覆了抒情自足性。正如高友工在讨论《儒

林外史》和《红楼梦》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两部小说

“在许多层次上实为二充满矛盾之作。但这些矛盾

中，最具威胁性的莫过于对抒情境界有效性的基本

怀疑”⑩，启迪我们思索抒情性自身所隐含的自我怀

疑的力量。沈从文之所以在进入1940年代之后大大

减少了对乡土抒情诗的描画，而转入个体生命的

“‘哲学的’象征的抒情”，或许也因为他逐渐意识到

了乡土抒情的局限性以及湘西田园牧歌最终之不可

能性。

但当文学史家把抒情性视为沈从文的突出贡献

的时候，不能忽视的是：即使就叙事传统而言，沈从

文也同样成就卓著，毕竟他在文坛也同时赢得了“说

故事的人”的称号。叙事性也是他的小说同样特出

的诗学素质，因此进入沈从文的小说世界就有另一

种路径：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叙事因素与抒情因素到

底呈现出的是怎样的关联性？两者是一种悖论甚至

所谓对抗的关系吗？还是一种一体化的图景？

本文试图聚焦沈从文前期的小说创作，考察叙

事与抒情一体化的小说内景是如何生成的，进而揭

示沈从文小说的诗学意涵。而从小说诗学的角度着

眼，会发现沈从文毕生所强调的“抒情性”正是在前

期小说中就获得了独异而非凡的呈现，更重要的是，

这种抒情性是与沈从文对叙事的思考关联在一起

的，而并非遵循一个先有抒情意绪然后附着于小说

中的故事；或者先学习讲故事，然后在叙事中渗入抒

情因素这样截然二分的逻辑。因此，本文的讨论，也

并非强调叙事与抒情的均衡性或者并存性，而试图

论析两者在小说诗学意义上的一体性。

二、“从一个士兵眼中看到的模糊远景”

讨论沈从文的小说诗学，无法与他对都市与湘

西两个世界的认知分离开来。从题材选择的角度

看，都市境遇和湘西记忆的比例大体均衡。如果说

沈从文的都市书写更具有标识性的诗学风格是讽喻

性，而书写湘西则大体上是以抒情性为主导诗学模

式。当然无论是讽喻还是抒情，都必须结合小说叙

事加以考量。

1923年沈从文走出湘西，直到 1934年 1月才第

一次返乡。在十年多的离乡生涯中，故乡只存留于

沈从文的记忆中。本文因此策略性地把沈从文返乡

之前的湘西书写，笼统地称为前期，以区别于返乡后

的小说创作。而前期湘西书写中的抒情性，或许很

大程度上根源于沈从文对故乡的一种总体性的追溯

与回忆姿态。这种姿态或许一直延续到《边城》的

创作中。关于这种姿态，金介甫在《凤凰之子：沈从

文传》中有一段精彩的描摹：

(《边城》)标志着他已走到了写作的“分界线”，是

他离开湘西十年来写的最后一部作品。……湘西勾

引起他一连串的回忆：他少年时代一见钟情的那位

姑娘，一位正在热恋的士兵朋友，在边城清澈流水中

摆渡的渡船……这样的湘西并不是沈的家乡凤凰，

而是从一个士兵眼中看到的模糊远景，他曾经居住

过一段时期的陌生的湘川边界地区。

沈从文前期的湘西题材小说，除了对童年往事

的状写，多仰赖于自己的行伍生涯。因此，金介甫所

谓“从一个士兵眼中看到的模糊远景”堪称道出了前

期沈从文湘西小说的某些重要特征：其一是多以士

兵的眼光和认知来呈现湘西视野，也印证了当兵经

历在沈从文早期经验中的特殊位置。其二是回忆中

生成的时空的双重距离，使湘西化为一种“模糊远

景”。而沈从文侧重钩沉的也大都不是关于故乡凤

凰的记忆，而是自己“曾经居住过一段时期的陌生的

湘川边界地区”，而军旅生涯换防和驻扎过的地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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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来说也是“陌生”的，这种陌生化效应对于沈

从文前期小说中抒情诗学的生成，堪称意义重大。

而即使对于真正的故乡，在时空阻隔之后，也同样会

生成审美距离乃至“异乡”情调，正如王德威所说：

反讽的是，故乡之成为“故乡”，亦必须透露出似

近实远、既亲且疏的浪漫想象魅力。当作家津津乐

道家乡可歌可记的大事时，其所贯注的不只是念兹

在兹的写实心愿，也更是一种偷天换日式的“异乡”

情调(exoticism)。

王德威所洞见的是乡愁中固有的浪漫化心愿，

以致竟有会作家“错把故乡作异乡”。

其三是沈从文《边城》之前的湘西书写都可以看

成是回忆中的创作，用汪曾祺的话说，沈从文离乡之

后一直生活在对湘西“这片土地的印象里”，而在小

说中，则化为回忆，进而生成一种“回溯性叙事”，而

所谓的“模糊远景”正是在回溯性的距离中产生的。

“模糊远景”既是作者记忆里的景深，同时也是具有

美感意义的诗学视景。

恰是这种“回溯性叙事”所生成的诗学视景，赋

予了沈从文前期湘西书写以别样的意涵。按王德威

的说法，沈从文的这些作品，都称得上是“原乡”主题

的创作。在《原乡神话的追逐者》一文中，王德威指

出：“故乡”“不仅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

作家(及未必与作家‘谊属同乡’的读者)所向往的生

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他同

时把“故乡”的召唤也“视为一有效的政治文化神话，

不断激荡左右着我们的文学想像”。

由此可以进一步阐发湘西对沈从文的意义。一

是“原乡”乃沈从文生活意义的源头，湘西不仅是生

命的出发地和原点，同时也提供着对生命意义的读

解和阐释。如果说现代人最容易丧失的就是生存意

义，方有鲁迅《野草》在生命哲学意义上的苦苦追寻，

那么前期沈从文创作中的湘西还能够为作者提供意

义图景。二是“原乡”也为沈从文提供了小说中的叙

事动力。大多小说家在落笔之前，都会面临一个诗

学问题，即他的叙事动力和叙事激情从何而来，进而

又如何具体化入小说中的叙事图景。叙事动力所关

涉的诸如情感动力、审美动力或者纯粹的讲故事的

冲动，都是小说家在写下第一行字之前无法回避的

小说动力学问题。三是当“原乡”成为神话时，其中

就蕴涵了文化政治因素，触及的是文化诗学所关注

的文本内景与外部历史的互动性。对沈从文来说，

他的原乡神话，也与五四启蒙主义的乡土叙事互为

参照，为都市读者理解中国的乡土情境和历史命运，

提供了另一种视野。

沈从文的湘西书写中正内涵着值得进行叙事分

析和文化阐释的“诗学远景”，既有助于思考沈从文

前期小说的诗学意涵，也彰显了原乡神话的某种普

遍性意义，甚至悖论式图景。对沈从文来说，“原乡”

的悖论是：你必须离开它，它才成其为故乡，也才生

成了无限的意义。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曾经说过：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

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

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

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

一本大书’的。”离乡者这种“不协调且充满悲凉”的

体验，借助于距离感塑造的“模糊远景”，就生成为一

种“原乡”神话固有的抒情性。

而沈从文 1934年回到湘西之后，面临的是原乡

神话破灭的危机。因此王德威继续追问：

“故乡”意义的产生肇因于故乡的失落或改变，

也尤其暗示了原乡叙述行为的症结——叙述的本身

即是一连串“乡”之神话的移转、置换及再生。比附

晚近神话及心理学对神话传布与置换的看法，我们

不妨质问原乡作者如何在遥记和追忆的叙述活动

中，不自觉地显露神话本身的虚拟性与权宜性。

沈从文的《边城》写到最后，就不自觉地透露出

这种原乡神话的虚拟性与权宜性。而到了《长河》，

尤其是未完成之作《雪晴》，更显示出沈从文对湘西

神话的一种移转和矫正。

而在沈从文前期的湘西小说中，原乡神话尚内

涵着生产意义的能力，进而内化为“从一个士兵眼中

看到的模糊远景”。这种“模糊远景”中另一个值得

分析的诗学维度是沈从文的抒情性和叙事性如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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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问题。

三、叙事与抒情：悖论抑或一体性关系？

叙事与抒情毕竟隶属于不同的诗学视野，王德

威甚至认为两者间是一种悖论关系：“即使沈从文深信

小说可以像诗歌那样来写作，他又怎能解决作品文本深

处的悖论？这一悖论正出现于‘叙事讲述’(诠释学模

式)和‘音画图式表现’(诗学模式)的交界点上。”

抒情与叙事两个模式之所以构成悖论关系，是

两者似乎很难同时并存于文本中的同一个“桥段”，

换句话说，小说叙事者很难在叙事的同时进行抒情，

反之，当叙事者开始抒发感情的时候，叙事进程也许

同样就中止了。

我们可以先拿“描写”和“叙述”的关系这个小说

理论史上比较著名的问题作类比。描写和叙述是西

方理论家一度非常感兴趣的小说诗学问题，卢卡契

在著名的文章《叙述与描写》中就反对描写，提倡叙

述，认为“描写乃是作家丧失了叙事旨趣之后的代用

品”，“叙述要分清主次，描写则抹煞差别”，“叙述由

于叙事者的回溯性讲述，暗含了一个由生活本身完

成的结局”，“因此，叙事总是把往事作为对象，从而

在一种时间距离之中完成本质事物的必然选择或基

本动机的逐渐显露”，而描写的对象“则是无差别的

眼前的一切”，“细节取代情节，最终只有拼凑出来的

整体性”，也导致“世界丧失了诗意”。卢卡契对回

溯性叙事以及距离中生成诗意的论述，似乎也正可

以拿来讨论沈从文关于湘西的追忆。但另一方面，

叙述与描写难道就如此不兼容吗？尤其是沈从文以

抒情性见长的诗性小说中，往往是大量的细节描写

支撑起了往事，描写也在一定意义上表征了沈从文

对往事和乡愁的沉溺。

也有理论家认为，当小说展开描写时，叙事就停

止了，类似于电影中出现特写镜头的时候，时间就开

始凝固了。但这一观察也许针对的是19世纪之前传

统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在现代小说中，风

景往往不是孤立呈现的，通常是由人物眼光引出，环

境、风景因此也就与人物的凝视以及柄谷行人意义

上的内面主体的生成紧密相关，读者通常是与小说

人物一起观看风景，同时也间接窥见了人物的内心

世界，甚至洞察了主体姿态，造成的是一种双重效

果。而风景描写也不再与叙事互为排斥，表现在小说

叙事技巧上，叙事、描写与心理分析很容易融为一炉。

而叙事和描写也不是截然对立的，现代小说已经充分

提供了把两个范畴进行统合阐释的诗学可能性。

沈从文正擅长用小说中人物的“观看”引出风景

与环境，比如1926年创作的《记陆弢》：

这时的弢，常同我坐在这石嘴草坪上，眼看到一

只一只船像大水牛样为那二十多个纤手……两个好

动的心，似乎早已从口里跑出，跳到那些黄色灰色浮

在水面上跑着的船上去了。

再如1930年创作的《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

我爬身到大殿后面园里去小便，正是雨后放晴，

夕阳挂到屋角，留下一片黄色，天空一角白云，为落

日烘成五彩，望到这暮景……我想起我这个朋友的

命运，以及我们生活的种种，很有点怅惘。我有一个

疑问的弧号隐藏在心上，对于人生，我的思想自然还

可以说是单纯而不复杂。

上面的两段很难说是叙述还是描写，也同样很

难说这种以人物的“观看”引出风景的技巧是不是沈

从文的自觉。更合理的说法也许是，小说中的观照

方式出于一种艺术家的直觉，作者凭借艺术直觉，充

分调动了感官和体验去感受世界，进而影响到了叙

事方式与小说文体。沈从文的文类特点之一是杂

糅，沈从文自称受过唐人传奇小说的影响，“更喜欢

传奇小说把诗歌与叙事融为一体的写法”，他还提

及屠格涅夫的影响：“《猎人笔记》，把人和景物相错

综在一起，有独到好处。”如果说传奇小说兼容的是

诗歌与叙事，屠格涅夫则强调人与风景的错综，都体

现出风格的杂糅性。沈从文当年也被苏雪林称为

“文体作家”，也正体现在喜好不同文类的大杂烩。

而“叙述”与“描写”的二分，在沈从文这里似乎也趋

于弥合，其中的中介或许恰是抒情性因素。

而在前引两个小说文段中更值得关注的，是观

照风景背后的主观和抒情因素。前一段中的“两个

好动的心”，后一段中叙事者的思索和怅惘，都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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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是风景描述，而关涉到了意绪、凝想和主体姿态，

从而与抒情建立了关联性。而当年评论界也确是从

抒情的角度对沈从文小说的独特风格进行辨识。譬

如徐霞村对沈从文的评论：“除了他的对话的流利和

叙述的细腻外，还有抒情的深刻一个特点。……在

著者的天真的面孔后还藏着深刻的悲哀。”这番话

是评论散文的，但也完全可以用来阐发沈从文的小

说，表现出对叙事与抒情的并重。

当后来的研究者或者强调沈从文是个说故事的

人，或者强调他以人心人事作曲(抒情)的时候，沈从

文的小说其实呈现出的是叙事与抒情的一体性。这

种一体性已经超出了写什么的层面，也不完全是怎

么写的技巧问题，而事关沈从文的小说诗学和个性

气质，最终则关涉到小说世界的内在视景。

我们说沈从文的抒情性是和叙事性并生的，关

键问题是这种同时性是怎样统一在具体的文本之中

的？叙事与抒情如何做到了一体化？如何找到更有

针对性的论述角度具体分析沈从文小说中诗性和叙

事性的统一？以下试图进一步讨论抒情与叙事的一

体化问题。

四、回溯性叙事空间中的诗性

从理论上说，所有的小说叙事都是回溯性的，因

为叙事者只能讲述已经过去的事情，这就是广义上

的回溯性叙事。而狭义的回溯性叙事，是指小说中

的主体叙述结构是回溯性的，而且叙事者往往刻意

强调自己讲的是一个过去的故事，故事时间也有具

体明晰的过去时标识，如“这是我小时候的故事”，

“这是十多年前的故事”。沈从文创作于 1926年的

《占领》，开头一句就直接在故事时间上做文章：“一

九二十年——为自己方便起见，我将说民国九

年。”叙事者“我”并置了两种时间纪元，公元纪年或

许是身在北京的作者试图迎合拟想中的现代都市读

者(小说篇末标注的写作时间是“十五年于北京”)，而
故事时间中的“我”可能更习惯于民国纪元。但不管

怎样，小说的开头都在提示叙事者讲的是一个过去

时的故事。

罗兰·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中说：“在简单过

去时背后永远隐藏着一个造物主、上帝或叙事

者。……当历史学家断言，吉斯公爵死于1588年12
月 23日时……这些行为都产生于一个无深度的世

界，摆脱了生存中的不稳定性，而具有了一种代数的

稳定性和图式，它们是一种回忆。”“回忆”的强调却

可能是小说家比较认同的带有普遍性的叙事原则，

也有助于从小说诗学的角度讨论回溯性叙事所内涵

的美感。假如一个小说家想选择一种最可能富有诗

意的叙事模式，那么，相对便捷的抉择就是第一人称

回溯性叙事。追忆性的叙事本身就有助于制造诗性

效果。当读者读到主人公兼叙事者的独白：“那是我

少年时代最创痛的一天，那一天我暗恋的女孩死去

了。”一种抒情性的感伤气氛就会贯穿整部小说的阅

读过程。

沈从文相当一部分早期湘西小说都选择了第一

人称回溯性叙事，但也许不是出于小说技巧的自觉

和对人称的刻意经营，而是由于弥漫的乡愁冲动使

他自然而然地下笔就是回溯性叙事。如 1926年的

《往事》：

这事说来又是十多年了。

算来我是六岁。

……

那是夏天秋天之间。我仿佛还没有上过学。

又如同年创作的《槐化镇》：

槐化镇，我住过一年半。还是七八年前的事，近

来那地方不知怎样了。

两篇小说都明确指涉了过去时。有的小说则在

开头直接切入生活场景，读者不一定能看出来是关

于过去的故事，但读到最后，还是出现了标志回溯性

叙事空间的句子。如《玫瑰与九妹》的结尾：

那年的玫瑰糖呢，还是九妹到三姨家里折了一

大篮单瓣玫瑰做的。

这类小说往往写的是记忆中散淡而带有原生性

的片断，但与同时期的都市题材创作之间有一个堪

称诗学意义上的区隔，即大都内涵着一个回溯性的

叙事空间。而都市题材的小说由于匮缺这种回溯

性，往往呈现为即时即兴小品速写式的横截面，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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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处理的是他刚刚经历的事情。而湘西题材中的

回溯性叙事的选择，多少弥补了学步阶段的沈从文

小说技巧的稚嫩。读者所感受到的抒情氛围，很大

程度上来源于回溯性空间固有的诗性。

小说中的“模糊远景”以及回溯性的距离因此

就有了结构性意义，回溯性叙事空间本身所生成的

诗性，使叙事者叙述往事时带有一种沉湎的忆恋的

情绪，这种沉湎的情绪一方面有独立的抒情价值，

另一方面，也构成了沈从文早期小说中的叙事氛

围。贯穿沈从文一生的抒情性由此就和叙事性浑然

一体了。

对抒情氛围的营造，在沈从文这里也有个从不

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性。以《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为

例，在最初的1930年的版本中，小说开头是第三人称

叙事：“中尉连附罗义，略略显得忧郁而又诙谐的说

道。”虽然小说接下来的主体部分是以罗义的第一人

称口吻讲的故事，但小说总体上仍是第三人称的叙

事框架，而且罗义讲的故事结束后，读者才发现他仍

身处湘西的军队中，马上就要升任连长了。小说选

择的并非一个回溯性叙事框架，也因此匮缺的是回

溯性的时空距离。

到了 1936年被收入小说集《新与旧》的时候，

沈从文对这篇小说有了一番修改，最大的改动莫过

于小说变成了第一人称，而且“我”已经来到了都

市，这个故事是讲给都市的朋友听的，小说成为一

个典型的第一人称回溯性叙事，“我”的故事直接以

落雨开头：

因为落雨，朋友逼我说落雨的故事。这是其中

最平凡的一个。……

……我们在雨中穿过竹林，或在河边茅棚下等

候渡船，因为落雨，一切景致看来实在比平常日子美

丽许多。

“落雨”首先是催生“我”讲故事的情境，继而构

成了故事中的诗意情境，也为小说叙事营造了一种

格调和美感氛围，奠定的是小说略显忧郁的叙事调

子，为最终的悲剧结局作了气氛上的铺垫。当然，这

篇小说开头的风格也兼容了忧郁与诙谐，把抒情与

乡土谐趣统一在一起。同时，与早期《记陆弢》所代

表的速写式湘西小说相比，《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

中第一人称“我”的叙事功能也得以增强。但在讲故

事的同时，回溯性叙事本身依然涵容了抒情因素，使

得叙事与抒情之间更富内在的张力。

第一人称回溯性叙事堪称是小说学中最有可分

析性的叙事模式，也正因为“我”在叙事的同时也往

往承担了抒情的功能。沈从文前期小说中的第一

人称叙事者尽管主要讲的是他人的故事，但通常有

自反式的自我指涉，表现出“我”对人生的认知渴望

和思索精神，透露出初出茅庐的迷茫和涉世未深的

单纯。小说中的抒情性是与叙事者或者说人物

“我”渴望求索人生，却前路飘渺无所适从的迷茫感

联系在一起的。“我”身上的一个具有总体性的心理

和性格特征是“忧郁”。如 1930年版的《三个男子和

一个女人》：

我实在有点忧郁，有点不能同年青合伴的脾气，

因为我常常要记起那些过去事情。

到了1936年版本，“忧郁”感也被进一步加强：

我有点忧郁，有点不能同年青人合伴的脾气，在

军队中不大相容，因此来到都市里，在都市里又象不

大合式，可不知再往那儿跑。我老不安定，因为我常

常要记起那些过去事情。

“忧郁”生成于叙事者“我”既无法融入军队，又

难以融入都市的一种边缘人的处境，多少映现的是

初入文坛后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远景的作者本人

的影像。就沈从文来说，忧郁既是个体的气质，但也

是时代氛围在作家心灵中投射的影子。而具体到这

部小说，忧郁似乎主要源于“常常要记起那些过去的

事情”，而总是生活在回忆中的人难免经常被忧郁统

摄，这种忧郁情绪也构成了回溯性第一人称所禀赋

的一种抒情特征。

《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也标志着沈从文对第一

人称的运用在1930年代即将发生变化，此后“我”所

承担的纯粹的叙事功能开始强化。但早期对第一人

称的运用更有抒情性，或许与五四之后第一人称抒

情小说的泛滥有关，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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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一书中指出：“最适合于五四作家采用的叙事

角度无疑是第一人称限制叙事。”“‘新小说’家主要

从便于叙事的角度、五四作家则主要从便于抒情的

角度选择第一人称叙事。”沈从文或许是无意识地

习得了“后五四”小说中第一人称的抒情模式，并生

成为属于自己的回溯性叙事空间，进而强化了第一

人称的抒情概念。

五、作为叙事背景的抒情性

对往事的追怀和对风景断片的记叙构成了沈从

文早期湘西书写的重要内容，在思忆往事过程中，或

者对故乡风景的怀想中，总有一种淡淡的抒情性构

成着小说的叙事背景。比如前面论及的《记陆弢》，

追忆的是沈从文1921年在保靖当兵时期的好友。小

说欠缺故事情节，状若抒情小品，尤其组合了一些风

景的断片：

百货船三只五只，一块儿停泊在小汊港回水

处。若在烟雨迷濛里，配上船舱前煮饭时掠水依桅

的白色飘忽炊烟，便成了一幅极好看的天然图画。

若在晴天，则不论什么时候，总有个把短衣汉子，在

那油光水滑的舱面上，拿着用破布片扎成的扫帚，蘸

起河水来揩抹舱板。棕粑叶船篷顶上，必还有篙子

穿起晒朗的衣裤被风吹动，如同一竿旗帜。

闲时在河边欣赏水上风景，是“我”与陆弢驻扎

保靖时期的某种常态。这种常态化的生活经历，也

催生了沈从文风景书写的惯常模式，在语言表达方

面就有惯用句式，比如这一段中对“若”“总”和“必”

等副词的运用。“若在”“总有”“必还有”等句式造成

的叙事情境，既是具体性和一次性的，同时也描摹了

一种常态，风景因此就显示出某种恒久不变的牧歌

情调。同时这种常态叙事的模式中也间接透露出湘

西图景的某种原生态。除了“若”“总”和“必”等副

词，沈从文还习用“每”“照例”等表达恒常生活形态

的句式，并在诸如《边城》和《长河》中达到高峰，也体

现出书写地志、风物志的自觉意识。但在早期的湘

西小说中，类似的常态叙事主要是为了呈现作者记

忆中故乡图景的恒定性，常态的风景更能为都市中

动荡不定的作者提供心理慰藉，背后是弥漫的思乡

情绪。这就是“乡愁”在沈从文早期小说中所具有

的结构性意义，也使叙事和抒情较为妥帖地融合在

一起。

在《记陆弢》的结尾，叙事者由“我”变成了“我”

和陆弢组合成的第一人称“复数”，观照风景的主体

变成了“我们”：

若是我们果真跳上了船，则不上半天工夫，它就

会飞跑的把我们驮到二百多里的辰州了……再下，

再下，一直到了桃源，我们可上岸去找寻那里许多有

趣的遗迹……再下，再下，我们便又可以到洞庭湖中

去，到那时，一叶扁舟，与白鸥相互顺风竞跑……而

且君山是如何令人神往!……

这时他必定又要抱怨自己：不能同到几个朋

友从宜昌沿江而上溯，步行到成都，经巫峡；看汹

汹浊浪飞流的大江，望十二峰之白云……机会失

去为可惜。

开头的一个“若”字，把接下来关于扬帆远航的

描摹变为虚拟和想象，终成未能实现的愿景，读起来

能捕捉到一种淡淡的怅惘。这种怅惘情绪究竟从何

而来？读《沈从文全集》，发现作者1981年校对这篇

小说时关于陆弢增写了一则校后记：

一九二一年夏天，这位好友在保靖地方酉水中

淹毙。时雨后新晴，因和一朋友争气，拟泅过宽约半

里的新涨河水中，为岸边漩涡卷沉。第三天后为人

发现，由我为埋葬于河边。

一九八一年四月校后记于广州

初读这段文字时带给笔者以深深的震动感，可

以说，读了校后记再重读小说，读者就会自始至终被

一种哀伤笼罩，沉浸在伤怀和悼亡的情绪中。因此，

校后记其实已经构成了文本内涵的一部分，可惜是

在小说初刊之后五十多年才作为“副文本(paratext)”
出现。它解答了何以小说中深藏着一种怅惘和感

伤，尽管当年的读者或许无法确知这种情绪从何而

来，但仍能依稀感受到一种怅惘，构成了故事的情绪

背景。

沈从文创作于 1926年的《入伍后》，追忆的同样

是“我”在军队里最亲近的朋友“二哥”，其中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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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与前引《记陆弢》堪称异曲同工：

至少是当时的我，异样的在一种又欢欣又不安

的期待中待着二哥的!我知道时间是快要下雪了。

一到雪后，我们就可以去试行二哥所告我们的那种

法术，用鸟枪灌了细豆子去打斑鸠，桂生的爹处那两

匹狗，也将同我们一样高兴，由二哥领队，大家去追

赶那雪里的黄山羊!若是追赶的是野猪，我们爬到大

树上去，看二哥用耳巴子宽的矛子去刺野猪，那又是

如何动人的一幕戏同一张画!
这一段中的副词“将”与“若”也同样建构了一种

拟想化的情境，但与《记陆弢》不同的是，随后“我”就

在小说中交代了“二哥”的死讯，“我”先前关于狩猎

的期待就彻底变成了无法实现的梦想，而读者感受

到的哀伤情绪也正来自于二哥的死以及“我”对二哥

的哀悼和追怀。

这一类悼亡兼追忆体的第一人称小说在沈从文

的早期构成了一个类型和系列，再如《雪》《黎明》和

《船上岸上》都为纪念友人“满叔远”而作，《船上岸

上》在正文之前有个疑似小序的“写在《船上岸上》的

前面”，直接交待“同叔远北来，是四年又四个月。叔

远南归是四年。南归以后的叔远，死于故乡又是二

十个月了”。读者尚未开始阅读小说，就先期笼罩在

一种伤悼的氛围和情绪中。因此，读到小说中下面

这段写“我”和叔远当年在故乡听歌的情境时，就会

产生难以抑制的哀伤之情：

一切光景过分的幽美，会使人反而从这光景中

忧愁，我如此，远也正如此。我们不能不去听那类乎

魔笛的歌，我们也不能不有点儿念到渐渐远去的乡

下所有各样的亲爱东西。这样歌，就是载着我们年

青人离开家乡向另一个世界找寻知识希望的送别挽

歌!歌声渐渐不同，也像我们船下行一样，是告我们

离家乡越远。我们再不能在一个地方听长久不变的

歌声，第二次，也不能了!
字里行间渗透的挽歌情绪一方面来自于对友人

的伤悼，另一方面也来自与故乡的揖别，而这段引文

的头一句，也奠定了沈从文此后一再复述的“美与忧

愁”不可分离的一体性，甚至可以诠释为沈从文特有

的审美观。譬如《从文自传》中就集中表达了类似的

感受：“美丽总是愁人的。”“那光景实在美丽动人，永

远使人同时得到快乐和忧愁。”又如《水云》：“美丽

总使人忧愁。”钱钟书曾云：“康德言接触美好事物，

辄惆怅类羁旅之思家乡。”沈从文关于美的表达与

康德的理念有相通之处。美与忧愁之所以建立了深

刻的关联性，是因为在沈从文这里，美是脆弱和不会

长久的东西，美的不可得，美的易逝性，都使沈从文

顿生忧愁之感：“凡美好的都不容易长远存在，具体

的且比抽象的还更脆弱。”在沈从文看来，历史中永

远是具体的先被毁灭，而抽象的东西生命力往往更

持久。

而当忧愁渗透到美感体验之中的时候，也就是

作为文学经验的抒情性得以生成的时刻。美的范畴

并不天然地蕴涵抒情性，但沈从文式的美的忧愁却

堪称是抒情性的别名，同时沈从文也使这种忧愁成

为小说中的贯穿性情绪，构成的是叙事的背景。

而到了同样处理死亡主题的小说，发表于 1932
年的《静》的时候，沈从文就成了更高明的小说家：

这时听到隔壁有人拍门，有人互相问答说话。

女孩岳珉心里很希奇的想到：“谁在问谁？莫非爸爸

同哥哥来了，在门前问门牌号数吧？”这样想到，心便

骤然跳跃起来，忙匆匆的走到二门边去，只等候有什

么人拍门拉铃子，就一定是远处来的人了。

可是，过一会儿，一切又都寂静了。

女孩岳珉便不知所谓的微微的笑着。日影斜斜

的，把屋角同晒楼柱头的影子，映到天井角上，恰恰

如另外一个地方，竖立在她们所等候的那个爸爸坟

上一面纸制的旗帜。

(萌妹述，为纪念姊姊亡儿北生而作。)
廿一年三月三十日

附记中的“萌妹”指的是沈从文的九妹沈岳萌，

《静》中的故事源于九妹的转述。而“萌妹述”一句作

为小说的“副文本”，同样深刻影响了读者对正文的

体悟，成为文本释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读到附记，读

者有恍如惊梦之感，原来小说结尾提及的父亲之死

或许是作者的虚构，而在小说里依然还活着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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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五岁男孩北生的死则可能是真正的现实，从

而现实向虚构侵入。如果说父亲之死如前引罗

兰·巴尔特所说，是“摆脱了生存中的不稳定性”，

构成了叙述和虚构中某种具有必然性的死，而现实

中北生的死则凸显了死亡的偶然性和“遍在性”，更

令人伤痛和怅惘。王德威指出：“这段附记对小说关

于时间和历史的省思添加了一个更为微妙的转折。

它不仅颠覆了文本的界域，再次模糊了虚构和现实

之间的界线，而且在‘叙事’层面上实现了梦与真、生

与死的互相置换。”“沈从文的抒情特质更来自生命

感知内容的相互消长补充，或来自于不可逆的现实

的梦幻逆返。”北生的死是生活现实中线性时间和

历史时间的不可逆事件，而这个幼小的生命却依然

继续存活在小说的虚构之中，沈从文是通过叙事给

予了北生以活下去的希望和可能性。小说叙事由此

在“不可逆的现实”中，实现了一次虚构的“梦幻逆

返”，带给作者，同时也带给读者一种抒情的慰藉。

也正如高友工在评价《红楼梦》与《儒林外史》的“抒

情性”时所说：尽管曹雪芹与吴敬梓“皆判知时间必

然的侵蚀与乎对真实的怀疑将严重动摇生命的整个

境界，他们仍愿意有保留地依附于此一破损的生命

境界；在危难中此境界仍慰他们以抒情的喜乐”。

“抒情的喜乐”不仅构成了叙事的背景，于此也构成

了生存的背景。

《静》的结尾和附记，把死亡放在后景或者背景，

回避了与死亡直接遭遇的惨痛，也绕开了正面书写

死亡的激情时刻。在《拉奥孔》中，莱辛追问被蛇缠

死的拉奥孔为什么在雕塑中的形象不像维吉尔的史

诗《伊尼特》中那般痛苦？造型艺术家为什么要避免

描绘激情顶点的那一时刻？沈从文的《静》一如雕塑

中的拉奥孔形象，同样诠释了一种“节制的抒情美

学”，不激烈，不煽情，不感伤，生成的是一种中和而

忧郁的美感。

在这类小说中，抒情性淡淡地隐藏在叙事背后，

就像背景音乐，往往被人忽略，不经意间却有调和美

感氛围的作用，是一种弥漫性的情调，也是沈从文前

期湘西小说中抒情与叙事一体性的重要表征。

结语：重估“抒情与叙事的悖论关系”

最后重新回到关于“抒情与叙事的悖论关系”的

话题。有研究者分析了《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结尾

一段之后指出：

这样，沈从文将一个传奇性故事转化成了一个

心理情感事件，将对“过去”的叙述转变为对“现在”

的抒情。……“忧郁”成为故事的情感脉络，讲故事

的人不仅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更是在述说这样一

种情感。……通过这样一种诉说，叙事人的形象得

以确立，其痛苦得以排解，读者也融入到他的情感起

伏中。

“‘讲述’一个故事”，与“述说一种情感”在沈从

文这里一体两面，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王德威

所谓“抒情与叙事两个模式的悖论关系”。也许，当

王德威断言的“阐释学模式”和“诗学模式”生成了交

叉点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抒情”与“叙事”具有了相

互叠合进而一体化的可能性。

注释：

①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 12卷)，北岳文艺

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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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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